
与“泉”相关的名字，总是充满泉特有的
灵性与魅力。下泉便是如此。还没去过下
泉，便听过下泉的乡音，老人、孩子，男人、女
人，一开口都是“炸啊、聂啊……”，嗓音清
脆，韵律悠长，空灵婉转，独特的腔调赋予它
们独特的魅力，尖声细气的话语从主人喉间
转过几道弯弯再传进对方耳膜，像绵柔慈糯
的歌调。乡音如泉，这是下泉人的标签。

到下泉，最先要去感受的是这里的泉
水。以泉命名的村庄，泉自然是充沛的。果
不其然。

巍峨青山环绕着村庄渐次铺开，时值酷
暑，入伏头一天，我见识过身边多数留不住
水的溪床干涸成标本，而这里沿途的大溪小
溪都是载着饱满的清泉或欢快或腼腆地流
淌，静谧处是一块镶嵌于四野的碧玉，湍急
处被揉碎的阳光散作鳞鳞金斑。小溪两侧，
古朴的巨石被岁月镀上了黝黑的底色，墨绿
的苔藓不紧不慢地在上面繁衍生息。缝隙
处，藤条草木恰如其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安居乐业。微风处，那些脖子长胳膊长的枝
啊叶啊轻舞飞扬，偶有调皮的家伙扭啊扭的
直把腰身垂进水面，学着蜻蜓点水的招式临
水自照，正在臭美呢。两只白色的蝴蝶路
过，停在一片叶上，亲吻草木的馨香，我掏出

手机蹑手蹑脚还没来得及拍下它的模样，它
就拍拍翅膀飞走了。难得，如此燥热的天
气，临水而生的物种里，都还有如此逸致。
也许，一方好水不仅仅只滋润人吧。

我坐在溪边，任一股凉气冲来与我相
拥，全身疲惫欲炸的细胞得到安抚，全都温
驯了，鼻尖被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息萦绕，
若非要说，我只能说是“仙气”，因为它让我
于盛夏处突遇清凉，让我安逸，让我沉醉。

下泉村孔姓人居多，据说他们都是孔子
嫡系后代。孔子雕像位列祠堂众多祖宗牌位
正中间，受世代族人虔诚祭拜。壁栏上“热血
报国者众，廉政从教人多”的系列名单，既是铿
锵庄严的誓词，又是族人的骄傲与荣光。

“楼下新屋”，实则是间老得不能再老的
老屋。这是著名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孔
奇老师的老家。一进两重带天井的宅院，室
内多是木质结构，雕花镂刻，留下不少精致
的印迹。屋外马头墙的雄风依在，只可惜屋
内断壁残垣却是另一番风情。房子养人，人
也养房子。人走屋空，没有人滋养的房屋就
像看不到希望的老人，眼睛里多半流露着绝
望与沮丧。一束光影穿过天井照在地面上，
与潮湿黯黑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顺着那
束光，我看到很多飞舞的尘埃，它们都在拼

命翻腾，或许，是想越过屋顶抵达一片更加
明媚的天空。假以时日，老屋遇到怜惜它的
主人，经修葺一新，重新抖擞地呈现在人们
视野里，会不会，又有一代国家级大师人物
从这里走出呢？侧房，瓦片散尽，裸露凌乱
的房梁沉默不语，像在回应，这，是个谜。

相比之下，醉卧溪头百年不倒的枫杨，
却是另一番风景。一百多年前，或许是风吹
过来一颗种子，又或许是哪位高人为它选了
这个好址，怀揽一溪碧水，背靠阳光，四野宽
阔，不缺阳光雨露，尽管深情地把根须扎进
村庄的深处，用根须紧紧拥抱村庄；尽管蓬
勃地舒展身姿，用阴凉紧紧拥抱村民。历经
百余年，它见证村庄各种变迁，早已物是人
非，只它依然繁茂。据说，枫杨能活千年，且
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枯。村庄还有几
千年的时光，可待它守候。

村里有很多古朴的风景，散发年代久远
的味道。归来数日，我脑海里始终浮现这样
一幅画面：一个老人，挑着两袋比他人还要
大的行李，在小店门口候车。旁人关切地
说：“家里东西都搬空了吧？就只差把这老
房子也搬到县城里去了啊！”老人在城里，应
该有美满的家，有幸福的晚年生活，泉水叮
咚的家园，注定只能拿来怀念了。

■袁丽明(通山)泉水叮咚入梦来

■王战强 (通城)惯性思维

家乡把“爆米花”称为“爆谷米”，其制作
方法有纯手工操作和机械高压爆制两种，主
要原料通常有大米、小米、玉米，辅助材料有
柴火、糖精、食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物资匮乏，人
们成天为温饱问题犯难发愁，零食点心无异
于奢侈品，可望不可及。为饱口福，妈妈常
在农闲时节自制“阴米”、炒“阴米爆米花”、
压“爆米糖块”。“阴米”不能在太阳底下曝
晒，只能慢慢阴干，故名“阴米”。“阴米”制作
方法独特，先将糯米精选除去杂质，用清水
浸泡，捞出沥干后装锅蒸煮熟透，把糯米饭
均匀撤在竹晒垫上，放阴凉通风处阴干至表
面无水分且稍有硬度时，洒少许食用油，拿
手轻轻揉搓至每粒米上面沾上一层油，同时
搓开粘在一起的米粒，继续阴干至完全干透
即成。把干净的黄沙放锅中炒热，然后倒入
阴米，手拿竹枝丫捆扎成的小帚子不停搅
拌，阴米瞬间膨胀变白，变身为爆米花。

爆米花机则是利用蒸汽原理，把爆米锅
放在火炉上滚动均匀加热，随着温度不断上
升，锅内气体压强增大，米粒变软，水分变
身蒸气，当突然开盖，锅内气体迅速膨胀，
米粒内外压强差变大，瞬时爆开米粒，即成
爆米花。

小时候，每到冬季常有师傅挑着锅、炉

等设备来到村湾晒谷场制作爆米花，也是我
们小朋友最为开心的时刻。只见师傅头戴
一顶旧草帽，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汗珠，一
边笑眯眯地吩咐大家按先后顺序排队等候，
依次进行。但总有“调皮鬼”不遵规守矩，稍
稍挪动位置，偷偷插队，惹来“申讨”声一片，
重新打回“原形”，乖乖等候。当轮到自己
时，每锅爆米花交加工费一元，如添糖精另
收五角。如果手头一时拿不出现金，就用鸡
蛋、大米折算支付。师傅熟练地把火炉上形
似葫芦状的铁罐翘起一端，打开顶盖，倒进
大玉或玉米，顺手拧紧铁盖，放回火炉架。
一边往炉内添上柴火，手拉风箱；一边不停
转动“铁葫芦”，并时不时瞄看摇把上温度表
的压力指数。片刻功夫，锅内温度升高，压
力越来越大，爆米花即将出炉。

只见师傅手脚麻利地从炉上抬起“铁葫
芦”旋转半圈，将锅盖对准早已准备好的长
布袋口，手脚并用，右手拿钢管套筒插入锅
顶盖开关，左手握紧摇把柄，右脚猛踩套
筒。“轰”的一声巨响，爆米花喷涌而出，瞬间
胀满布袋，一股稻米香味顿时在空气中弥漫
开来。这时，有的小孩赶紧钻进大人怀抱；
一些胆子小的赶紧双手掩住两耳，后退几
步；胆大的趁师傅开袋时偷偷抓一把塞进嘴
里，飞快地跑开……

刚出锅的爆米花香脆柔软，入口即化，
满口流香。爆米花容易回潮影响口感，妈妈
常用瓷坛、土罐和塑料袋密封贮藏，过年拿
出来招待客人，可口如初。儿时最爱吃妈妈
的“爆米花糖块”，她把熬好的红苕糖与爆米
花、芝麻、花生等拌和加热倒入四方形木盒
压紧压实，再用刀切成一个个小方块，成为
香甜爽口的爆米糖块。那时，农村难得见到
点心糖果，爆米糖块深受我们喜爱，每当肚
饿和放学回家总要吃上几块。

冬日里，我们常常提着铁丝与油漆罐改
制的烤火罐串门，邀约三五好友一起玩耍，
变着法子弄吃的，火烧玉米是“拿手好戏”。
经常把几粒玉米丢进火罐烧烤，待玉米炸裂
露出米花时用棍子挑出放进口中，满口生
香，吃得津津有味。

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进步，人们的
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满足不同人群口味的
各种爆米花应有尽有，一应俱全。有的为了
味道更诱人、色泽更艳丽，还加入奶油、香
精、色素，人为打造“美味爆米花”。独特的
个性口味配上香脆的爆米花，入口充满整个
味蕾，让人尽尝香脆口感，印象深刻。

不知是因为自己喜欢怀旧的原因，还
是个人口感习惯的问题，我却更加怀念儿时
那原汁原味的爆米花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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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爱琼(嘉鱼)

一颗流星划过夜空

1934年秋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辆
卡车开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车上跳下一
群宪兵，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如黑夜里的魅影。

“咣当”一声，监狱看守班长打开一间牢房的
铁门，喊叫道：“李文卿出来！”这声音像一簇毒箭，
刺破了阴森森的监牢。看守班长面目狰狞，像极
了一条扑向人群的恶狗。遍体鳞伤的李文卿从噩
梦中惊醒。他从潮湿的地上，缓慢地移动身子，靠
墙坐起，然后笔挺地站立。他太熟悉这条恶狗的
声音了，只要它一叫唤，就会有狱友永远地离开人
世！他意识到自己这一出去，就不可能再回来
了。他决定最后教训一下这个最凶残的看守班
长，为难友们报仇雪恨。

他拖着沉重的脚镣，向监狱大门走去。“李文
卿，你的死期到啦！”那条恶狗凑到他身边，发出一
阵毛骨悚然的冷笑声。他突然奋力冲了上去，双
手举起锁链，朝着看守班长的头部狠狠砸去，一
下，两下……满头是血的看守班长，抱头鼠窜，狼
狈不堪。众宪兵慌忙蜂拥而上，扭住了李文卿。
监牢里所有的狱友都醒来，他们为他的壮举而欢
呼。他面带微笑，从容地穿过长长的阴冷潮湿的
监狱走廊。他一路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铿锵、激昂的呼声如一股铁流涌向空荡荡的监
狱，令反动派们胆战心惊，鼓舞着狱友们继续与敌
人作最坚决的斗争。他们握紧铁窗，眼含热泪，默
默为他送别！

车子驶出宪兵司令部，驶入无边的黑暗。黑
暗之中，有冷风袭来。他不觉得寒冷，反而有一股
暖流莫名地溢满他的周身。因为，在那一刻，他突
然想到了他遥远的家乡！

1902年12月30日，他出生在湖北省嘉鱼县
马鞍乡龟山村一个农民家庭。村庄背靠长江，山
水相依，一派江南好风光。

“五四”运动的思潮风起云涌。在家乡读私塾
的他深受其影响。他读《共产党宣言》，也读《新青
年》、《向导》，常常与同学谈论救国之道。他才思敏
捷、文采斐然，教书先生害怕他日后给学校招来麻
烦，忍疼割爱，劝他退了学。退学后，他在家乡龟山
村办起了蒙馆，一边教书，一边探求革命真理。

1924年，他从乡下来到了嘉鱼县城，在县城
东街租赁了两间房子，开设“楚家旅社”，后来又改
名“集贤客栈”。以旅社老板的身份作掩护，组织
城乡青年集会，传播马列主义。1925年初，由中
共武昌地委特派员刘子谷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嘉鱼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1926年8月底，北伐军第八军进驻嘉鱼，他组
织百余船只，协助北伐军连夜渡江，攻打汉阳。11
月，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部展开激战，他受党的
派遣，奔赴江西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
二十二团二营党代表。1927年5月，因国民党“礼
送共产党回武汉”，他被送回了武汉。党指示他留
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8月，他受省委党组织委派，回到了嘉
鱼，组织和领导鄂南秋收暴动。9月9日，他和吕
金城、龙从启、徐则夫等一起，率领赤卫营战士及
农协会员3000余人，分三路进攻米埠街，发起著
名的“米埠暴动”。起义军拿下米埠后，拆碉堡，毁
教堂，将没收的粮食和钱物分发给贫苦农民，处决
了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劣绅蔡振发。

最后，鄂南秋收暴动以失败而告终，白色恐怖
笼罩着嘉鱼，敌人到处悬榜通缉他。上级党组织
派他再次前往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
二十二团政治指导员，参加第二次北伐。

1928年6月，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做地下工
作，任上海法南区共青团团委书记。不久，他被捕
入狱，被关押到提篮桥监狱。

1930年的冬天，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
后，中共江苏省委将他派往徐州，担任中共徐海蚌
特委军事委员，负责津浦、陇海铁路工人运动。他
以在上海监狱里学到的木匠手艺为掩护，到徐州
铁路局车辆修理厂当木工，组织工人集会、罢工，
引起国民党徐州当局的怀疑。他再次被捕。敌人
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只得将他再次释放。

1932年的冬天，因叛徒出卖，他第三次被捕
入狱。夜深沉，南京雨花台阴雨绵绵。李文卿昂
首挺立，遥望家乡的方向。一阵枪声穿透了黑夜，
一颗流星划过了夜空。“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高亢
的呼声响彻云霄。殷红的血染红了雨花台，染红
了南嘉的山水！

■周瑞云(赤壁)爆米花

夜晚出门，心里正想着心事。出电梯，
见走廊漆黑，重咳一声，眼前一亮。

走出楼外，又是一片漆黑。重咳一声，
还是黑；再重咳一声，仍然是黑。抬头，望见
天上乌云密布，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附
近高楼大厦的窗户里透出点点亮光。这才
意识到，已经是户外，没有了感应路灯——
暗自发笑。

这就是一种惯性——思维的惯性。因
为我们的精力过于集中，思维还在原来的情
景中，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双
脚在机械的交替迈动，但是思维并没有感知
身外的变化。

想起一个故事来。有两个好友，相处多
年。朋友甲经常给朋友乙送礼物，吃的用的
穿的，反正只要有好的东西一定是两个人来
共享，朋友乙也乐于消受，并不拒绝。只是
开始还有些扭捏，似乎不好意思。后来不再
推辞，但每次都有“谢谢”二字；再后来，既没
有推辞，也没有“谢谢”二字，一切似乎都顺

理成章、理所当然了。有段时间因为一些原
因，朋友甲没有给乙送任何东西了。朋友乙
便问朋友甲：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脸上
显露出些许的不悦。这时候朋友甲才醒悟
过来，在心里暗暗问自己，难道过去给朋友
的馈赠都就成了应该的事情，而不给倒成了
不正常的事情了？

这也是一种惯性。这种惯性把正常的东
西变成不正常，把不正常的东西变成了正常。

想起物理学中的惯性，机械的惯性给我
们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在手摇柴油机的
时候，因为惯性的存在，才使我们能够省
力。比如汽车在前进时，因为惯性的存在，
才可以让汽车滑行而省油。还有投掷、抛物
都离不开惯性的作用。可是，也正是因为惯
性，才使我们在需要刹车时，因为速度太快
惯性太强而制动力不够或者制动时间太短
而出现险情。

惯性本身没有好坏对错之区别，关键是
看我们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看待和处理。生

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如这惯性，其本身是没有
性质的区别的，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我们
认知的角度和处理的方法。不同的认知，不
同的处理，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我很有感触的把这些故事讲给儿子
听。儿子哈哈一笑说：我希望您对我的爱一
直惯性下去，千万不可制动！


